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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年日记

曹天生　　　　张琨　　何英玉合译

，俗名为说明：巴拉第（ 彼 伊 卡法罗夫。

十九世纪俄国 年来华，为俄的汉学家、修士大司祭。

班的修士大司祭， 年换国驻北京布道团的第 班返

俄，在北京共住十年。

年的日记。该巴拉第返俄后，整理出版了他 日记

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参与中美、中

英、中法、中俄《天津条约》签订的幕后一些细节情况，同

时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这一时

期沙俄对华政策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该日记是俄 年第二部的单行本，《外交部通报》

由圣彼得堡 基尔什巴乌姆印刷厂 年印行。本译

材料就是根据该俄文本译出。在翻译时我们作了一些技术处

理： 本材料译自俄文，但原文中个别地方为拉丁文的或

可能会产生歧义的地方，录入原文，并加以注明。 个别

地名、人名限于条件查不出来的，作音译处理。

的日

俗姓卡法罗夫。参见布罗加乌兹和叶弗隆（音译）编撰的百科辞典。此为原

书注释，以下凡未注明者均为原书注。

【原出版说明：】

上个世纪的汉学家、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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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已在 页、年的《海军文集》月刊（第 期第

第 页）上期第 出版过。

但是，在校对保存在圣彼得堡外交部的这位已故学者的手稿

原文时，发现漏刊了整整 天的笔记，还删减了一些内容。

日记所写的时代，正是俄罗斯远东政策的过渡时期。我们认

为，由此而引起的特别的兴趣，和亲身参加谈判的作者崇高的声

望，足够成为完整出版这本日记的理由。

皇家圣彼得堡大学编外副教授： 伊万诺夫

月 日　　　　今天颁布了中国皇帝昨天关于欧洲军队占领广

州事件的圣谕。皇帝怪罪于广州总督叶名琛 ，指责他不和别的

广州高级官员们商量就自作主张，与欧洲人打交道办事不力。叶

名琛人不在北京，就被撤了职。接任广州总督的是前任直隶总督

黄宗汉， 并且，他还将作为全权大臣与欧洲人谈判。黄宗汉将

走海路到广州，以便收集到所需的关于当前事态的情报。

叶名琛出身名门，家族中出过一些大官和学者。他以正直和

实干著称。这些优秀的品质现在在中国已很难得了，因此他被派

到广州担任了一个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职位（即广州总督 译者

注）。在“亚罗号” 的不幸事件中，他本就应该像一个仇恨英

杰斯尼兹科有关日记中提到的人物生平情况由 伊万诺夫和 夫提

供。

叶名琛 ，出生于湖北省，以严酷打击太平军著称。奉命到广

州任职后，挑起了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广州沦陷后被英国人俘虏，后死于

加尔各答。

黄宗汉 编者注。接任广州总督前为四川总督。

欧洲型号的 译者注）和船身，中国的圆材（桅杆、帆椼、系艇杆的总称

帆。船员通常是在欧洲人指挥下的本地人。“亚罗”的名称是殖民者从南美

传到中国的。这里所提的“亚罗”号，中欧的第一场战争就是由于中国人扣

留此船而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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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真正的中国人那样做。民间传闻添油加醋地把广州沦陷的

消息传到了北京，说叶名琛已被俘，现正被囚禁；有些人甚至想

象出，英国人抓获了自己的对头后把他从船上扔到海里去了。关

于叶名琛被俘的传闻在北京传了很长时间，与其说它让人忧虑不

安，不如说它使人感到奇怪好笑。

在关系紧张时期，“亚罗号”事件成了中欧之间争执的导火

索。面临着财政危机和国内大规模起义的满洲人，能够采取什么

办法与欧洲人对抗呢。如果广州事件不发生，北京政府可能还在

应付国内的造反和骚乱。但是现在，和强大的欧洲联军之间的力

量悬殊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整个王朝面临的可能就是生死存亡

的问题了。看来，不是他们执迷不悟，而是满洲人的灭亡在劫难

逃了。老皇帝至今病得仍很严重，缺乏深谋远虑的军机处、亲王

调动不和大臣们掌管着事务。年轻的皇帝 起政府官员们的活

力，也无力维持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

日　　　　收到我国内阁从俄罗斯发给月 本地俄罗斯馆的公

函，终于宣布将来一个新的布道团换回我们。在对即将发生的事

件焦虑不安的等待中，在中欧纠纷不断发展中，我们在北京白白

呆了一年，毫无收益，我们很高兴接到这个把我们从中国牢笼中

解放出来的消息。新的布道团在边境上的滞留，当然会对这里有

些影响，但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为了收到彻底的成效，应

该先不派新的布道团来，只召回原先的这一个，这样也不是特别

好。不管怎样，这种不彻底的办法，除了让我们政府多费开支和

使蒙古人受损失外，还是没有什么用处。

日　　　　广州事件的后遗症开始月 显现出来。 理藩院

于命令我把葛罗男爵 公历 日从广州月 发给大学士裕诚的

① 咸 丰 （

法国公使葛罗（或译为葛历劳士），布郎 简 瓦德特斯悌 路易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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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报告译成中文。同时，普提 月雅廷伯爵 日（公历

月 日）从澳门给清军机处的两个文件也被送到俄罗斯馆翻译。

还没有关于英国和美国外交报告的消息。葛罗男爵的报告措辞彬

彬有礼，但语气很坚定，解释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实质和与

中国发展更紧密的政治、贸易联系的必要性后，他赞同英国全权

大使的意见，为新的条约提出七个条款： 在北京设常驻大使，

或者至少要在特殊时期往北京派遣委托人； 开放中欧通商新

口岸； 欧洲人在中国境内可自由游历； 在中国信仰基督教

自由； ）中国境内产品贸易自由； 取消中国境内关税；

补偿军事开支和损 月耗。葛罗男爵要求北京派遣全权大臣公历

底去上海谈判。

普提雅廷伯爵在自己的第一份文件中提到了英国和法国的大

使邀请他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代表参加将举行的谈判，并且提

出三条要求 自由地、毫无阻碍地同北京交往； 扩大贸：

信仰基督教自由。伯爵也坚持要求北易； 京派全权大臣去上

海。伯爵显然没通知别国的全权大使们有关他的第二份文件的内

容，这份文件提出要沿阿穆尔河左岸和乌苏里河右岸重新划定边

界线。这样一来，在后一条河的源头附近发现了另一条河后，海

岸这边就都划归我国了。屯居在萨哈林 乌拉的满洲居民从阿穆

尔河左岸移居右岸的费用，用伯爵的话说，俄罗斯准备自己承

担，并且除此之外，给中国金钱上或别的方式的补偿，最好两国

之间在伊犁地区的边界也能像这样清楚地划定。

普提雅廷瓦西里耶维奇 ，参加过①海军上将。叶甫菲米 伯爵

那瓦林战斗和征服高加索的战争，远征过土库曼，是俄罗斯在里海阿斯特拉

阿德岛上第一个海军基地的奠基人。历巴特湾的阿舒尔 任驻波斯大使

，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驻华期间还驻日大使（ 曾

三次访问过日本，又与其缔结了两个条约 ）和淀川条约：长崎条约（

年任教育大臣，并于同年被任命为国务会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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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葛罗男爵的外交报告是发给大臣裕诚的。尽管他并

不负责国际联系，而忙于处理国内事务，甚至也不是军机处的成

员，但仍然可以根据官服和官衔判断他是中国政府头号人物，并

深得皇上的宠信。

考虑到欧洲人所提要求的实质，不可能看不出，他们是想掌

握即将灭亡的中国，并使中国政府在精神上也受控于他们的意

志。这将是个不合时宜的变革。为了防止这种沉重的后果发生，

最好让欧洲人限制一下他们的欲望，提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条件。

至于伯爵参加谈判一事，大概他有全权帮助欧洲人使中国政府接

受他们的坚决要求，但是难道没有我们，他们就不能应付了吗？

难道我们这一类人的参加能对中国政府造成什么压力不成？欧洲

人在中国称王称霸，我们最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不明白的还

有伯爵关于信仰基督教自由的要求。这一条我们得不到也无所

谓，它显然是想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我们很少收甚至从未招收

过新教徒，将会无力与天主教的竞争。最好完全不提这个让本地

政府如此不愉快的建议，而以后，如果我们已下定决心要引导中

国的宣传，可以利用欧洲在中国取得的共同权利。最后，关于阿

穆尔河和乌苏里河的问题，应该象北京政府所坚持的那样，公正

地在原地解决，可却再次详尽地出现在伯爵的外交报告中，难道

真的想在上海谈判中讨论这个问题吗？所有这些情况，特别是俄

罗斯代表人物与中国的敌人有公开的联系和其所负有的责任，都

会对这里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不管怎么说，在和中国交好时，

我们不能和别的大国有紧密的来往，我们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

纠纷和自己的友谊。

月 日　　　　等待已久的理藩院给我国政府关于伯爵两个文

件的复函终于送到俄罗斯馆了。像以前一样，第四项条款遭到了

拒绝，建议伯爵到阿穆尔河去，为谈判准备的特派全权大臣正在

那里等着他。复函中表示，在中欧之间有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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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破坏邻居间的和睦，也就是说，现在，尤其是我们俄罗斯

人，应该维持与满洲政府的睦邻友好关系才对。这是在拐弯抹角

地暗示，我们的问题将会在阿穆尔河方面得到渴望已久的解决方

法。伯爵现在又将做些什么呢？他不必离开。回函上还提到，为

了和欧洲人解释清楚，向广州派去了特派全权专员。当然，葛罗

男爵和伯爵所要求的关于公历三月底前向上海派驻中方全权大臣

一事绝对不可能执行，因为时间太短，但是可以让黄宗汉顺路去

一趟上海，和欧洲人谈判。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北京政府目光短

浅，犯了重要的疏漏，它没有重视欧洲人的要求，以为他们还会

从上海回到广州。

日　　　　下午我收到参加明天军机处满洲班翻译某个月 欧

洲国家文件的邀请信。因为皇帝现在住在城郊的圆明园里，所以

军机处和别的高级机关也暂时迁至那里。我们教会会馆（即俄罗

斯馆 译者注）的监察员、理藩院一位叫穆彰阿的官员在那里

等着我。我照例没有拒绝邀请，于是今天出发到位于圆明园附近

的一个叫海淀的小镇去。我从城西的西直门出城，门外是一条直

通海淀的石路，过去这条路上人很多，很热闹，而现在人却很

少，死气沉沉的。这个城门附近的运河上有座石桥，很有名，因

为最近几年而且现在也有好多一贫如洗的人从桥上往河里跳，也

没人救，就淹死了。曾有这样的例子，全家人包括儿童和吃奶的

婴儿都投河自尽了。人们偏爱这里，大概是因为这儿的水比别的

地方深吧。出现这种事时，没有警察，也没有什么人出来保护这

些自杀者。在走过这座桥时，我看到了河面上漂着的无人理会的

溺水者的尸体，一路上都很难过。风从尚有积雪的西山上吹来一

股冷空气，卷起桥边石路上和郊外平原上的灰尘。到达海淀时天

已很晚了，我们在旅店门口好不容易才叫出相识的主人。出于小

心，他很早就锁上了大门和所有的房门。不久以前，就在皇宫正

门口的这个小镇遭到了抢劫，居民们至今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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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 　　　　上午 点，我从旅馆出来，坐上马车去皇宫。

宫门前有个人工湖，夏天湖里就会开满粉红色的莲花。一条通往

皇宫南门的土路把湖分为两半。南墙边铺满了帐篷，好象野战营

一样，这是北京大官们吃饭的场所。他们穿着正式的官服，不拘

礼节地在露天里吃早餐、饮茶，还有一些人蹲着。平底煎锅的滋

滋声，汤沸时的咕嘟声，和茶倌的吆喝声充斥于耳。由私人和公

家的高头大马所拉的达官显贵们的马车也停在这里。我们好不容

易从人群中挤过去，来到查房厅。这间又大又空的房子是廷臣们

换衣服、吃午饭和过夜的地方。在这里我和穆彰阿见了面。他给

我拿了一个令牌，就是一个木牌子，用它可以进宫。我们拿着它

进了皇宫大门。这个门后还有一道大门，再之后还有第三道门。

像各个房门一样，每扇大门旁都躺着通报员和递送员，他们裹着

羊皮袄，睡得很熟，鼾声在我们穿过的小院中回响。从最后一道

大门向北延伸着一条长而宽的走廊，走廊里站满了穿着礼服的大

官。这里一片肃静，有几个人在悄声耳语。走廊左右两旁各有几

扇门通往各机关的临时办公室，而走廊通向一个东西跨度很大的

干净的院子。走廊尽头有几间房子，左边的供王子和贵族歇息；

右边是军机处的值班房，它们的入口都在院子里。北边正对的是

一面东西走向的红墙。在这堵墙后，正对走廊，露出了大厅金色

的屋顶，从清晨起皇帝就坐在那里处理政务。这个大厅的门不是

正对着走廊，而是有些偏西，门口堵满了一大堆侍卫，都一动不

动地站着。走廊里挤满了官员，他们按顺序朝觐皇上。在他们前

面，走廊外的院子里站了一堆廷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站在他

们排头。他已经在同一个地方站了几个小时了，看起来忧心忡忡

的。我们转向右边，走进军机处的满族班。这里有两个干净的房

间，站满了军机处的官员们，他们以平常的礼节接待了我。墙后

往南是军机处的汉族班，有个专门的入口；往东是军机处官员们

会议室的入口。军机处不是正式的官衙，它是由皇帝从著名人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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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出的一些用于咨询和谏议的人组成的。事态紧急时，亲王、

贵族、部长们和首都的高级官员，也将加入军机处。军机处就是

北京内阁。军机处现有四位成员，领班是尚书伯葰（蒙古人出

译者注），后者比其他身）和尚书彭（汉人）（为彭蕴章 人更

富有经验、更精明强干，他的意见总是能占上风。这个人对北京

的朝政很有影响力，被看作是被疏远的汉官系统的捍卫者。两个

班由来自不同部的官员和皇帝指定的人组成。

过了一会儿，满洲班领班从军机处成员那里拿到一张又长又

窄的纸，像藏族人献哈达一样，横着捧递给我。我以为将要看到

某个重要文件，却原来是一张从英文香港杂志上剪下的一张纸，

上面印着英国和法国的全权大臣额尔金勋爵 和葛罗男爵于公

历 日发布的传单，宣月 称将于公历 月 日前，在英法联

军占领广州的河与港口期间，解除对上述地区的封锁，并颁布对

广州进行内部军事管理的规则。不知道军机处从哪儿弄来的这份

剪下的资料。有的官员小声说，可能是黄宗汉寄来的，但更可能

是在那个从上海给华北的基督教主教们运送邮件的中国基督徒的

行李箱中找到的，复活节后不久他在天津被捕了。

就在我和穆彰阿把文章译成汉语时，疲惫不堪的大臣们进来

过好几次，他们摘下念珠和帽子，坐到圈椅里，大口喘着气，似

乎刚干完重活。这是轮值的向皇上呈递奏折的军机处成员，他们

负责一字不漏地记下皇上和谏议大臣的话，然后把它们写在纸

上。

译完传单后，军机处立刻把译文呈给皇上。官员们趁空围住

詹姆斯 额尔金和金卡黛 ，大不列颠政府在中国的高级专勋爵

员和全权代表。在此之前曾任牙买加总督。离开中国后任印度副总督（参见

额尔金勋爵詹姆斯八世的信件和日记， 年出版；

额尔金勋爵， 年伦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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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一些他们似乎不太明白的有关欧洲人的行动和意图。同时

他们还向我打听：英俄真的停战了吗？当我作出肯定的答复时，

其中一人小声说：“我不会感到奇怪，这以后普提雅廷想去哪就

去哪了。”

过了一会儿，尚书带回来一个消息，说翻译已毕，按中国人

的惯例以军机处名义请我吃一顿官宴。当然，我拒绝了，在一大

群官员的护送下出了军机处。我的同伴穆彰阿本来是无权进这间

高级办公厅的，他拿着我的皮包，有些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大忙

人的样子。走向走廊时，我发现，宫廷议会的老大臣还站在老地

方，已有些恼怒了。当我们穿过走廊时，沉默的官员让出一条道

来，这使我的同伴非常激动。我们再次走过熟睡的传信人身边，

最后走到扎着帐篷、车马喧嚣的广场，就好象是从黑山洞出来到

了天堂一样。已经上午 点了，而皇帝的早朝还没结束。无论

是在城郊的还是在京城的皇宫里，除了重大庆典和祭祀的日子，

他每天都这样高坐在议事厅里。不要完全轻信那些恶意的谣言，

似乎皇帝完全不理政事，只沉湎于后宫。实际上，他这么年轻

岁），而祖先留给他的只是一个混乱的中国社会，而且还让

他意识到无法奢望帝国的繁荣了，甚至连安宁也是奢想；大臣们

治理经验的不足，全国普遍的赤贫，所有这些老天爷对历代王朝

和官宦阶级滥用职权的惩罚，使他神往一个能暂时忘却痛苦的环

境。但是，他仍然掌握着政府机构的中枢，在王公大臣的帮助

下，自觉地或不情愿地制定各种政治纲领、颁布各种谕令。据

说，如果他能有足够的自由和精力听取新皇后的建议，他就能在

她那里得到精神支持。我沉思着，回到住宅，并于当天返回了北

京城。

月 日　　　　到处都在散布关于欧洲军舰抵达天津海岸的消

息。这本在预料之中的。将上演一场悲剧，序幕已经拉开。为了

能有几天轻闲时间摆脱令人难过的北京印象好好休息一下，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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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外西北郊区的一个有温泉的道观里住了下来。

月 日　　　　教会会馆给我一封刚从俄罗斯发来的穆拉维约

夫 写的公函。信中通知我：我国对中国的政治态度有所转变，

决定与它恢复以前的友好关系；普提雅廷海军上将被任命为解决

中欧问题的专员；如果北京政府决定请伯爵调停，并委托我传

信，那我应该向伯爵转达这个政府的意愿；最终勘定阿穆尔河边

界的工作由尼古拉 尼古拉耶维奇来做。这些消息非常令人高兴，

因为： 阿穆尔问题不属于伯爵的外交职责范围，成了他当前

行动的重要障碍； 伯爵应该对北京政府采取和平的行为，成

为它和欧洲人之间的调停者，这才是有利的和体面的地位。只是

我不知道这个调停的实质是什么，它能否让双方都满意？能否会

有效？中国政府会对我们调停的主意很感兴趣的，但它会不会期

望过高以致大失所望？

月 日　　　　整个晚上风雨交加，直到今天上午才平静下来。

早上，我看到周围群山山腰以上部分被雪覆盖着，空气澄净，晴

空万里，远处清晰现出沟沟壑壑和河流的曲线，湿漉漉的田野上

满是播种者。首都军事行动的消息从北京传到了这里，亲军和炮

队正向天津出发，抵抗欧洲人的进攻。农民们也在谈论这个现实

的话题。

月 日　　　　晚上俄罗斯馆给我一封伯爵写给裕诚大学士的

公函，通知他关于我国政府对中国的和平政策。概括地说，愿意

调停中欧之间的纠纷，表达了想和大学士建立私交的愿望，并且

要我和一个布道团的成员到他那里去，以便他与中国全权大臣交

流。公函里还有一封给我的未封口的信，信中说，如果如伯爵所

坚持的那样，容许他来北京的话，请我和布道团中那位刚才提到

东西伯利亚总 年）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 年督

签署了《中俄瑷珲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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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一起去见他。关于阿穆尔他一字未提。不知我们到海边去

能对意义不明的调停起多大作用。考虑到我两次收到的信中的授

意，而且我也不指望理藩院会主动跟我说这件事，我决定亲自去

了解一下他的意见。我准备去跟理藩院说，根据俄罗斯传来的命

令，我要申请外出，明天我就回京城里去。

月 日　　　　回到京城后，我从传闻中得到证实，所有的欧

洲人都已到了天津港了。今天，穆彰阿应邀来到我处。我更愿与

这个官员打交道，他很得大学士的宠信。当我开始解释天津事件

时，发现穆彰阿早已做好准备了。他认为我去天津的想法是可以

实现的；同时向我说明，北京政府希望在伯爵的作用下，英国人

能归还广州，并不向皇上要几百万两白银；这两条都关系到国家

的尊严，并且全部问题就在于不要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出于谨

慎，我没有对这两个过分的要求给予任何答复，而只是提醒他，

应该先弄清伯爵的意思。

月 日　　　　我给穆彰阿一封信，信中谈了伯爵此来天津调

停的意义，并请求，如果北京最高政府接受俄罗斯友好的照会，

就请允许我去见伯爵。穆彰阿没经过理藩院就把这封信送给裕

诚，大学士答应把它呈报皇上。

日　　　　穆彰阿送来消息：皇上恩准我去天津，命令月 穆

彰阿和一个理藩院的下级官员陪同。穆彰阿不止一次地坚持先前

的要求，而我也只是用原来的托辞。事实上，我并不了解伯爵的

意思和调停的程度。显然，他们在遭到几次不客气的拒绝后，突

然注意到我国的照会，于是对伯爵的作用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

们认为我能促进伯爵积极调停此事，希望我此行能对他们大有裨

益。我们决定 月 日离开北京。

日　　　　上月 午 点前当送行的官员来到时，我们已经准

备好了。一行九辆车上路了。我对到首都东南方那些从没去过的

至今仍严防着外国侵略的地方很感兴趣。到通州的石路可能会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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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塞，所以我们从北京城南的东大门出发，走了另一条更直的

路。这样一来，通州就在我们的左边了。出了大门，道路蜿蜒曲

折，好象是因循运河以前的河床。路旁是耕地、茅舍和墓地。大

概这里就是北京历史上某个时期开辟的从首都往西南接通黄河的

里，引水渠。走了 ）镇上我们在裕家卫（音译，

一家宽敞但是住房条件很简陋的大车店里歇了一会儿。从北京往

这个方向的旅行非常枯燥乏味而且越来越难走，周围是一成不

变、毫无特色的平原，很远就能从小树丛中辨认出来的穷困的村

庄，无边无际的田野，无数的坟堆，这就是一路上透过灰尘呈现

在已习惯北京西郊和北郊变幻多端的山区景象的旅人疲倦的双眼

前的所有景象。除了掉在地下的砖瓦外，我在路上没发现一块石

头。勤劳的中国人在从这里向南延伸的广袤的平原上翻地、垫

土、耕耘。北京的山消失在春雾里，我不无遗憾地挥别了它的影

子，来到这一 里，我们来望无际、毫无遮拦的平原上。走了

到很有名的张家湾镇残破的墙边，镇子坐落于白河右岸（以后将

经过的所有镇都在这条河两岸）。在以前平静的年代里，它是码

头和水陆换乘的地方。小镇被断壁残垣包围着。郊区的海拔比河

面还低，一座美丽的小桥把它与镇子连结起来。我们没有进张家

湾，而是越过石桥向东南偏南继续行进。这条小河是黄河的古老

支流，它流经皇家苑囿，北京南郊的海矶（音 ，今南译

苑地区），汇入白河。走了一会儿，我们上了堤坝来到白河边。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它，它不是很大，河水浑浊，两岸是灰色的粘

土坡。这个地方的右岸很陡，在河水的冲击下，渐渐塌陷了。河

非常浅，到处都是淤泥的浅滩。几艘帆船逆流而上，还有一只大

官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供官员家眷住的楼船，有好多小房

间，涂着赭红色。这些船用纤绳拉着前行。官船由十个纤夫拉

着，他们把一端系着纤绳的短扁担背在左肩上，跟着领头人低声

地喊着号子“哈、呀、嗨 ，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我不理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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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奇怪的帆船能在象白河这么浅的河里航行，想必是中国人的这

种平底船吃水特别浅。在船顶上坐着一些乘客，叼着烟管，安详

耐心地欣赏着周围空荡荡的景观。毫不奇怪，以这种方式沿河航

天。我行 里从天津到通州，最少 们在离张家湾要 里外

）上过的马头镇（音译， 夜。我们所住的旅馆在紧临白河

岸边的开阔地带上，大概，也因此让我们感到有些冷。它象这条

路线上的其它旅馆一样，设备简陋 真奇怪在这条路上还有人

营业。在此住宿的旅人们在房间墙壁上写满了诗和随感。其中有

些表达了离都而去的悲伤，和对挥泪作别的所热爱的人的思念；

另外一些歌颂寂寞，等待好天气去河里游泳；还有一些嘲笑旅

馆，尤其是这里确实很难闻的水，或者说一些在京城的房子墙壁

上也能看到的俏皮话。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承受着在中国

官方旅行的种种不便，他们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为了照顾

和保护我们，旅馆门口整夜都架着由桌椅板凳堆成的防栅，点着

火把，还挂着一些灯笼；旅馆周围通宵都有几个巡逻，毫不留情

地有节奏地敲着杏木做的声音很响的板子，还敲着铜锣。静夜中

可怕的锣声回响在整个院子里。院中还有一个专门的守夜人，他

开始不知疲倦地敲几根木棍，但我坚决反对这种安排，于是他不

敲木棍了，代之以整夜学驴叫，好让人知道，他没睡着。院子里

只驴子嚼着麦秸发出的声音像哗哗满是轻便马车和驴子， 的

流水声一样。我整夜都未能合眼。

月 日　　　　天没亮，我就叫醒同伴们。院子里弥漫着寒冷

而难闻的浓雾。晨曦微露时，我们出发了。道路象以前一样横贯

在一成不变的平原上，仍是那些村边的树林和坟丘，左边渐渐显

出长长的白河坝的弧线。远处帆船的桅杆指示着白河的流向。我

们经常遇到背着沉重的装有紧急外交报告的肩袋的驿使。大家都

知道，他们是从海边来的。离马头镇 里处我们经过安平镇旁，

又走了 里，到了一个大镇，河西务。这条路上经过一个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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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真寺，寺顶上不是月亮而是被这里的穆斯林所接受的苹果。

这些善于经营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后裔散居在全中国，并到处和

中国人进行工商业竞争。在河西务歇息一会儿，我们继续前进。

又走了 ，里，经过战略要地蔡村（俄语地名为 然

后又走了 里到了一个位于白河北岸的著名大镇：杨村。这里

是小货船的码头，它们被称作驳船，从天津往通州运送官粮，每

艘船装载约二十袋米。这里有 艘这样的船。杨村

还因是海潮所能达到的极限而出名。穿过满是店铺的长街，我们

不知不觉来到了白河堤岸上。这里河岸平坦，数不胜数运粮的驳

船一只接一只逆流而上，它们沿着白河鱼贯而行，直到天尽头，

桅杆连成一线，描绘出河流的曲折蜿蜓。沿岸街上都是人，非常

热闹。趁着还未和欧洲人完全打起来，人们努力尽快把官粮运上

通州。南风帮助运粮船逆流而上，却给我们吹来了一大阵灰尘。

里我们在南风中又走了 ，停在蒲口镇（今上蒲口）过夜。

月 日　　　　一大早我 里远的天津。土们离开蒲口去离此

地干硬，已有好几天没人管了，但今天却有许多农民拿着农具来

了，他们预感到将会有雨，就高兴地成群结队来干活了。我们沿

着河边行进，路上超过了几辆去天津和欧洲人打交道的北京官员

们的马车。这一地区渐渐有了生气，白河岸边的粮库现在到了我

们的左边，粮船的桅杆也遥遥可见；往右也可看到从西南来的船

帆，象是航行在原野高处似的，它们是沿黄河到天津去的。黄河

绕过北京地区，注入一个大湖，然后以运河的形式向东流出，并

与白河在丁字沽（ ）汇合。平原上满是桅杆和帆连成

的线条，看着非常有趣。丁字沽也落在我们左边了。我们沿着高

高的白河堤坝继续前进。广阔的平原上美丽如画的天津呈现在我

们面前，在黑压压的房屋群中闪现着明艳的花园、绿色或黄色屋

顶的公共建筑和宗教建筑；路上行人和肩挑装满东西的篮筐的小

商小贩络绎不绝。我们好象来到了首都。黄河上有座由八、九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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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底驳船搭成的浮桥。我们到了黄河边，却不得不等一会儿，因

为这时候浮桥被从中间断开让几艘商船通过。工人们唱着小调用

钩竿不紧不慢地工作 我着。终于商船过去了，浮桥又被连起来，

们下到岸边，沿着颠簸的木桥到了对岸。接着，我们沿着高高的

堤坝到下游与黄河交汇的水道去。水道上架了一座用土桥墩固定

的木桥，由此往南是长长的天津市郊居民区。我们沿着窄窄的、

完全由小店铺围成的马路前进，尽管天气干燥，石头铺的马路上

的低洼处又脏又滑。马路通往国家运河，更确切地说，是通往渭

河（ 渭河是运河往天津的延伸部分。运河上有座由

艘平底驳船搭成的浮桥，这里还有天津城门和海关。木板铺的上

坡路太陡峭了，我们的马车不得不让几个人拉着才能上去。运河

不宽，没有什么特点，象穿越峡谷一样在密集的房群中穿过；河

水浑浊，黄黄的，像黄河里的水一样。白河在上游不远处与黄河

汇合后在天津东北角与运河汇合，这个地方叫三岔河（音译，

。从三岔河汇合了的河流与支流形成一条河，叫海河，

向东南流去。它的入海口处有一个镇叫大沽 。过了运河，我们

向天津的北大门驶去。大街上摆着数不清的琳琅满目的特产：

鱼、海蟹、水生的果子和菜园里长的蔬菜。空气湿润，充满沼泽

的味道，渗入我们的衣服里，久久不散。挺进周围有许多郊区居

民区，通过水路和海路运来的商品汇集在郊区，因此这里住着许

多富商。我们穿过几俄丈深的北门进到城里，穿过拥挤的街道来

到南门前，门两旁有许多用来防止炮击的土袋子。城中耸立着底

部可通行的报信鼓楼。经过城里时我们冒失地停了一会儿，以便

把银两换成铜钱。这时，过路人认出我们是外国人，就停下来在

我们周围聚集起来。这一大堆人都想看看现在占住他们土地的欧

洲蛮夷的模样，许多人向我们点头致意，希望能引我们说话，听

① 塘 沽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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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们的声音，从而对海外人能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一个骑着高

头大马、穿着红衣服的护送我们的官员徒劳地向人群喊话，叫他

们别吓着外国人；我的车夫爬下骡子，也徒劳地向看热闹的人们

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因此，世上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

人。吵闹的人群继续围观我们，直到我们起程急奔出城。我发现

在天津板车和四轮大车都没有用，居民们都步行或坐轿子。

出城向南，在我们面前是一片荒凉的草原，看起来像盐碱

地。从热闹的城里出来到寂静的海边平原上感觉很突兀，人口都

聚集到海河两岸了。我们向东南前进，光彩夺目如沙漠里的绿洲

的海光寺被抛在身后。空地上满是坟堆，像蚂蚁窝一样，但在更

远处偶然可看到有耕地和菜园的农庄。整修过的平坦的公路比草

原还高。离天津 里处，我们来到海河岸边沿着堤坝走了一段

路，数不胜数的从江南和浙江经海路运米到此的南方船停泊在这

里，不允许它们再往上游去。每只船都载了 袋左右的米。

粮食卸到驳船上后，从这里运到上游去。上海的沙船为数最多，

和它们一起的有浙江的船，黑色的尾部陡而短，还有一些奇形怪

状、五颜六色、长圆形的船。海河在我看来和色楞格河一样宽；

河心的深度约 英尺。左岸是青青的芦苇丛，岸上很平坦

光滑，象用粘土抹过一样，中国人精心装饰着这条运载着数以百

万计财富的肮脏的河流。它象白河一样弯弯曲曲的，水路长度是

陆路的两倍。有时，特别是夏天下暴雨时，各条支流的水注入河

中，河水漫过堤坝，浊浪汹涌，决堤而出。它的河床在某些地方

比城郊的地势还高，远远望去，河里的船就象是在丘陵间航行一

样，那些三桅船的桅杆就像树林一样。当我们经过时，骡夫带着

中国人经常看我们时所带的宽容转向我，不无自豪地指给我看那

些漂浮的粮仓（米是中国人的主食）；同时为了帮助我更好地了

解，他伸出两个指头向唇边作出吃粥的样子。他象他的同胞一样

坚信我这个外国人不知道什么是粮食。根据中国人的观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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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道羊肉和牛奶。

我们沿着这条了无人烟的平坦大道到达咸水沽。镇旁有条淡

水泉，是这个地区唯一的一条。我们在此停下歇了一会儿。咸水

沽离天 里，跟到大沽一样远。我们决定今天到达大沽。下津

午 点左右，我们上路了。这段路和前一段一样好。空气有些潮

湿，充满着近海地区所特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土壤湿润，

乌云笼罩下，这片美丽的土地一览无余，薄雾中清晰可见遍布坟

丘、偶有绿树林点缀其间的无边无际的郊区。我们向渐渐变宽的

海河驶去。我们跨过几座美丽的小木桥。河水微溢出陡峭的堤

岸，退潮后，这一片的洼地里长满了异常嫩绿的芦苇。据可靠的

传说，黄河以前从这里流入大海，并留下自己的足迹：向西南延

伸的湖和沼泽散布在这里的平原上；一些支流从这些沼泽和湖泊

流向海河，这些像冲沟一样的支流被称为“沽”；海潮来时，支

流里充满了水，缓缓向海河流去；退潮时，河水咆哮着冲向海

河；有的支流上建了水闸。这里的土壤毫无疑问是由微黄的黏性

的粘土形成的冲积土，由于没有石砖，人们就把它搅伴后涂在村

里的房屋上，很是干净整洁。我们驶过一个很有名的大镇，葛

沽。顺便说一下，同英国人开战后，大商船都被拦在这里而无权

往上游航行，运往天津各店的商品由牛拉的四轮大车或小船转

运，葛沽也因此而出名。象所有这一片的镇一样，葛沽的大街上

也是中国很少见的干净。现在葛沽镇到处都是军队，到处都安插

了军人巡查队，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几支北京亲军骑兵的巡逻小分

队。离葛沽不远的地方，我们经过了一座满是北京部队的小镇，

新城。这里也是保卫海河下游的军船和水兵的军港。道路两旁是

美丽的果园，还间种着冬小麦，有灌溉渠和宽阔的蓄水池，池中

露出去年被割下的稻秸。从这个果园过去，海岸方圆 里不长

任何植被，只有无数的坟丘点缀着这片荒野。但是海岸并不贫

瘠：渔农可以从事捕鱼业和钓海蟹，而主要的收入就是晒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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